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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學堂丨Human Rights Learning Studio

2010年7月16日—被遺忘的228族群融合故事
高雄中學自衛隊電影籌拍倡議
· 主持人：許文英處長 /高雄市立空大研究處處長、人權學堂計畫主持人
· 致詞人：吳英明校長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校長
· 與談人：陳仁悲/高雄中學自衛隊副隊長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李維翰/高雄中學自衛隊電影拍攝倡議運動學生代表 
蕭永達/高雄市議員
王齡嬌/高雄市議員
段志憲/高雄中學校友會會長
許文英處長：剛剛記錄片最後提到：「說不定我們這代過了，就沒了」，這句話其實還滿值得讓我們大家想一想的，也就是二二八這一段歷史記憶，隨著這個世代的更迭，到底在我們心目當中，是否留下什麼，對這個社會有否產生什麼樣子的正面轉變影響？這是今天這場座談會要關切的議題。首先，我們就請當年事件的見證人陳仁悲先生來跟我們分享一下。現在談二二八比較多都是在講當時族群怎樣的對立，這場座談會之所以關切二二八雄中自衛隊這段歷史，出發點在於：對於我們現在的年輕朋友也好，或是社會更大多數人，可能會更希望從二二八歷史學習到其他更溫馨的一面。現在是不是可以請陳仁悲先生跟我們分享一下，當時雄中自衛隊在面對當時省籍對立情形下，對於外省族群也一起納入保護，當時的情形是如何？請陳先生先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陳仁悲先生：我只會講台灣話，聽不懂的人很抱歉，因為我在讀書的時候，那時就排除說不要念ㄅㄆㄇㄈ，你們現在說國語，而我們現在是在講台語......，這一點先讓你們了解一下。當時會發生二二八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對這個歷史有所了解，那時從台北開始，我們就不能吸菸，那時我們台灣人，說明白，當時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我在雄中時，那一年我們台灣人能進雄中的只有四十人，絕對沒有更多，一年十個人，而日本人一學期一組，日本人四十人而台灣人十人，都沒有多，所以當時我們就有被就讀雄中的日本人欺負跟冷眼相看，說我們台灣人是「含庫洛」，當時那個時代我們對日本人都有一種反感，可以說是每日都會有人來鬧，對雄中的台灣學子百般挑剔，或是看到就叫你過去要打你。在當時讀書時，一二三四年級都分得很清楚，如果你看到二年級就必須對他們行禮。由於存在對當時日本人的反感，所以說明白，當時，很期待說能夠回到祖國，從大陸要來的士兵或者是某些人，我們都很歡迎。當時高雄中學也有組織，也可以說是全校去左營要去迎接他們的軍隊，但實在是看到當時來台的軍隊，套一句日本話來講--「很失望」，內心納悶：「這就是我們的國軍嗎？」當時我們的台灣人有去看到的人，很多人都很失望，但我們實在是很歡迎，因為我們要回祖國，我們也沒有輕視他們，就像是主持人說的，當時我們台灣人也沒有區分他們是外省人，想說這是祖國來的，我們盡量就和好，所以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當然種種的因素，所以使得我們沒有說對外省人怎麼樣，是對政府的作法有反彈而已，我們台灣人想說要進入公務員，當時我們台灣人有辦法進去的，就是作日本式的工作，例如幫人家端茶的，所以像是什麼長的，都是外省人在作，但是當時我們台灣人也沒有對他們有很大的輕視，所以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們是要治貪官汙吏，貪官的人。所以當時高雄事件發生時，有一個公賣局的局長，當時的局長都是外省人，台灣人當時都沒有，也有被人打這是沒錯的，但當時高雄中學發生時，是因為我們自治要保護我們的學校，當時保護高雄市民的觀念，所以他們看到外省人被打時，我們學生就帶到學校保護他們，也有人帶錢來，拜託保護他的兒子，我就把錢收一下，在學校前面把錢燒掉，所以當時可以說對外省人完全沒有去區分，當時二二八發生的同時，他們的想法是我們來台灣，你們就是殖民地，你們是二等國民，從大陸來的是一等國民，當時的政府就是這種想法，但是我們台灣沒有這樣想，想說你們是祖國來的，拜託你們好好的統治我們，但現在的想法不是這樣，這是我當時的一種感覺。

許文英處長：感謝陳先生跟我們分享這段當年的歷史記憶，接下來請許雪姬所長談談，其實有國內針對二二八事件有官方版也有民間版，學者其實都是為了台灣這塊土地好，投入了好多的心力做這一段歷史的考察、回顧與整理，但是在228歷史研究記載當中，228雄中自衛隊這段可能沒有那麼多的著墨。請教許所長，以歷史研究者的觀點，你怎麼來看待當時雄中自衛隊的舉措，請你分享對於這段歷史事件的觀點。
許雪姬所長：各位大家午安！我來南部都要用台語，在北部都沒有什麼機會。趁這機會來練習一下。高雄這件事情在當時研究的時候是我負責的，政府委託由我來負全責，感覺心情真的很沈重，因為媽媽是屏東人，跟高雄也是很有關係，所以在小時候家長都會說，228事件雄中怎樣、火車站怎樣、市政府怎樣……，都會說這些事情，但是小時候都沒有注意在聽，只是大人說我就聽，因為我不是生活在那時情境的人，到我自己要研究的時候才知道慘了，沒有很多資料，假如有資料，則不外乎是雄中學生很兇、有學生軍、聯合軍打外省人，還打國軍之類的。我們真的覺得很困難，對於過去這些出於為愛國的心、愛雄中的心的這些事情、他們在228事件發生時，要怎樣保護自己可以安全，以及作為研究者，一方面要在研究這些事件當中站在什麼位置？我們在想，沒有資料要怎麼辦？沒有辦法編輯高雄歷史，所以就訪問當時受害者家屬或受害者，那時候我也問過很多雄中的學生，很可惜那時候沒有問到陳仁悲先生，也沒有訪問到影片中的李先生。我那時候去訪問人家，會被人質疑是被政府指使的，怕到時候說一說被抓起來，所以很多人都不敢跟我講。我們訪問的時候也被說成「你們是被國民黨收買的學者。」那時候我心理也是很難過。我們這些學者也分成兩派，政治有分國民黨跟民進黨，在那當中也是真的很為難，那時候在研究的時候收到人寄來的冥紙上天堂，也有用紅原子筆寫的恐嚇信，有時候打電話罵你，外省人也常常打電話跟你講：「這有什麼好研究的……我們來，你們台灣人在反，當然要鎮壓，有什麼好研究的……中國那麼多歷史，這有什麼好平反的……。」因此就有觀點認為，兩百年後研究唐代安史之亂，正是因為該時的研究者與安史之亂已沒有直接關係，認為研究觀點較客觀。現在研究二二八的歷史如何可以客觀？228事件親人或長輩都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事情，歷史家會有感情就會有先入為主的情形，沒有辦法持平，所以要等到一百年之後。我們研究歷史都要超過五十年後再研究，這樣一來因為都不是當事者，這樣要講話也比較好，講話也比較客觀。二二八研究過程，就會出現有什麼人的兒子跟你恐嚇說你不能寫我爸那時候的事情，多多少少都有這些壓力。高雄我研究起來是個很有歷史的地方。一般是說三月初八政府派兵從基隆進來，但三月初六我們高雄就已經被鎮壓了，這個方面就是228觀點沒有從高雄出發，是用台北觀點，所以才說是三月初八才進來，到現在還是那麼說，所以要拍這個影片，這個問題是要先思考的。第二個令我疑惑的是，那時候台灣電報怎麼沒通？三月初六高雄鎮壓，為什麼在台北228處理委員會，在那邊下午還在報成立大會？，三月初二、三月初八，三十二個條件變成四十二個條件，後面怎麼還會繼續發展起來？那時高雄和台北是否有什麼樣的溝通問題？還是當時認為，高雄發生的事件在我們這一帶由自己處理而已，跟台北有什麼關係？我在研究的時候，這真的是令我迷惑的一些事情。第三件令我不解的就是高雄軍人，現在政府的資料都是說不只是學生軍而已，還有社會人士，是以社會人士做主體，跟這些雄中學生結合在一起，我有訪問一些高雄中學學生，但到現在我也沒有辦法得到比較明確的看法。在政府的記載中，228雄中自衛隊當時怕國軍槍擊，所以將保護的那些外省軍調到巷子口，認為假如國軍要打就會先打到那些外省人，國軍要打那些外省人就去打，雄中自衛隊的台灣人就撤退，有這種說法。但是看這影片聽陳先生的談話後，才知道實情似乎又不是這樣。但是政府就是這樣記載，難怪有人說歷史是真是假。228事件還沒發生超過一百年，六十幾年還有些較深入的東西我還不能把握百分之百。現在我們看228當時高雄的歷史，這邊有要塞司令，有軍隊、還有海軍，但是海軍沒有動靜，我看最近政府有些資料，情報人員完全掌握高雄市哪邊在亂，哪邊在做什麼事。對於當時在高雄出兵鎮壓的這些事情，我現在最新的看法，百姓當時沒有武器，沒有很大的權力能去抵擋政府，所以這些事情幾天就散掉了，當時不可能台灣突然有一支軍隊去把要塞司令部包圍起來，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時候的情勢以及武器裝置條件，完全沒辦法做到，可以說是當時沒出兵就不能升官。所以到底有沒有需要下山鎮壓，有沒有需要讓高雄市政府前面死那麼多人，這點才是我最大的疑問。本人在民國八十三年、八十四年時有去問過彭司令，他表示：「假如沒有去鎮壓我就要被鎮壓去了，所以一定要鎮壓。」我問他，當時被國軍擊斃的百姓死後葬在哪邊？希望彭先生能跟我們講，這樣受難者家屬安心、死者也安心。這些人都過世了，若可以告訴我們葬在哪邊，可以讓家屬去祭拜他們，了了他們的心願。彭先生表示，這些都是小兵做的，他怎麼會知道！我想也有道理，將軍怎麼可能會去處這些事情，所以這個線索就斷了。所以高雄市有些家屬知道人已經死了，但是不知道人是葬在哪邊，政府也不知道。所以228事件在高雄發生的一件件事後來陸續爆發出來。我回來高雄這邊就像故鄉感覺，我是澎湖人但長期住在高雄，所以那時候我在做228事件的訪問，情形會比較好，因為很多人都是澎湖人，一說就知道我是真正的要做這個事情，像當時台電的主任也是澎湖人。所以228事件是新的統治者來，跟當時台灣民眾社會過去的習慣，過去的想法有很大的距離。學生是國民政府最怕的，在中國共產黨藉由學生運動，讓國民政府吃了很多痛苦，什麼飢餓大遊行，很多活動。所以很怕這些學生串連。我們知道陳先生，在那時候學生運動當中，長輩跟晚輩的制度很嚴格，所以前輩號令一聲，下面的後輩就組起來。現在學生哪有人肯聽學長的話？可能理都不理。在那時學長有絕對的權威，當時的高雄學生團能夠組織起來，如果真的要拍一部片，我們需很清楚的知道是誰來編劇，片子是只就高雄這件事來陳述，還是要放在一個中國的脈絡，還是放在台灣全部的脈絡去看，這會有些不一樣。然後我們要涉入多深，我們要什麼人當主角？片子如何進行串連、如何使該片成為可以說服別人、感動別人的故事，我想還必須在裡面抽出幾個比較重要的東西，但是這得靠編劇者的巧思，我們歷史家說的是很死的東西，是講死人的事情。我們不是抽籤卜卦，我們只能事後補充有這些事情發生，方便讓大家知道有228事件。我做為一個研究者，對於這些拍片有什麼用處，我不太清楚，我也不知道能夠貢獻什麼給拍片，假如我編劇的話賣座一定很慘，但歷史一定要很真實，不能作假、不能作假。
許文英處長：十分感謝許所長，我也是上了一課，許所長提醒是不是要從高雄觀點出發來看228事件，甚至以後要拍這部片，是要以中國、台灣還是高雄的角度切入？也是值得省思。剛剛許所長也有講到幾個疑惑的，譬如說當時雄中自衛隊保護外省人，外省族群的時時候，是把他們當人質看待，還是沒有這回事，這是仍令歷史研究專家感到困惑的，所以說歷史的真相對後代人相當重要，但重要的意義並不是說要揪出什麼史實來造成另一個打壓，譬如說製造另一個仇恨，而是要讓我們後代人來警惕歷史帶給後人的教訓與省思意義。今天雄中老中青三代都來參與這場座談，老一代的陳先生已經分享過當初的情形，現在我想要邀請中生代雄中校友會的現任會長段醫師，雖然說當時你沒有處在事件當中，但是你現在回顧看雄中自衛隊這個事件，對高雄中學產生什麼樣子的意涵？
段志憲醫師：多謝主持人許處長，我最敬佩今天雄中自衛隊副隊長陳仁悲先生，剛我看到他就向他敬他三個禮。說到228事件，我雖然沒有經歷過。我是覺得說，人類生存的價值是在愛心和奉獻，沒有愛心、正義感這些價值，人的價值就沒有了。今天說到228事件的歷史，仍然會有一些朋友或是其他前輩提醒說，這件事情不要太插手，但這時代慢慢又不同了。說到這議題實在是很難過，台灣民主走到這邊還有這樣的想法，認為談228事件是在挑起仇恨，但沒有經過該事件的人，都不知道這些事件的恐怖。我當兵的時候在綠島當醫官，那時候施明德在絕食抗議，沒有人敢進去幫他注射點滴，但我想醫生是要救人而沒有分其他的，所以政治犯即使被判死刑，也要讓法律去執行，當政治犯生病時也要救他，醫生是要有這樣的愛心的。醫生不僅在台灣受到尊重，世界各地也尊重醫生。醫生是用愛心做出發點，這是人的價值。不管是共產主義、民主主義、民主國家、共產國家都不敢看不起醫生，醫生就是救人，這是最基本的價值，人沒有愛心跟正義感其他就沒有了，醫生受人尊重出發點就是這樣，很單純的。當時絕食抗議也應該要救他，我也是進去幫他注射點滴，進去看到的是真槍實彈排兩排，要是怕得人進去腳就馬上軟掉，當時我才體會到活在那時代的人的心情，在感受當今科學方便、富裕的台灣時下年輕人可能都不知道，那時候我也是這樣，但當進去後看到感受到拿槍在後面，那時候真的會嚇到，在場的可能沒經過，我想陳先生能知道很恐怖。後面兩排都真槍實彈，那時候住裡面被打死也沒有人知道，遺體燒一燒就可以叫家屬領回去了，那時候還在戒嚴時期，現在不一樣了，現在民進黨知道就抗議了，這就是民主人權的可貴，這是人的價值，像王議員雖然是國民黨員，她今天也來這參與座談讓我很欽佩，這人的價值要保存著。年輕人在煩惱台灣怎樣，當時雄中學生敢起來組雄中自衛隊保護本土，現在學生是不是有那個勇氣。我現在沒有要指什麼，台灣本土發生問題，還是說台灣受到其他的壓力，我相信現在的雄中學生，我不會去煩惱，就算我們其他人沒去起來反抗，但學生就會起來反抗了，我對這個有信心，我沒有說要反抗什麼人，但一旦和民主人權衝突的時候，我相信學生會先起來抗議。所以台灣會怎樣變，大家不用煩惱，台灣民主發展成這樣，我相信沒有人會走回頭路了，除非用武力，但現在台灣要再發生類似228事件也很困難了。我相信坐在這邊的人都愛民主、愛社會，哪有人要走回去共產主義？沒有人要的吧？哪有人要？現在沒有外省、本省族群之分了，外省人也已經融入我們的社會了，在台灣的人哪有人說要走入共產主義，說難聽一點又不是頭腦壞掉，找不到幾個人喊，怎樣也不可能走進共產主義，台灣的制度不一樣了，這就是台灣民主的可貴，所以說現在學生，現在台灣有一股最大力量是學生，台灣要是發生事情，我相信我們沒跳出來學生就先跳出來了。我要講這段給大家知道，就是覺得說台灣這個社會我們不要再說有本省人外省人，都已經融合了。我的想法是這樣，從歷史看，台灣現在已經是日本時代留下來的人，中國現在也有人去美國、日本留學，學生去接受外國文化，台灣的社會也是美國文化、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融合出來新的產物，台灣文化已經出來了，你看我們的社會可以發現各國文話的融合展現，例如有人說，美國很重人權、很坦率、直率的個性；日本人的個性比較有正義、高道德觀念；中國人的社會腦筋比較會轉，有人投機取巧、有人很聰明，中國社會就很會轉變，說中國人很會做生意等。所以，日本文化、美國文化、中國文化，台灣的社會已經是各種文化融合在一起了，所以你看台灣社會這三種文化都有，這是一個新的社會，所以現在是新的社會兼容並蓄，融合出來了，我們吸收到全部的優點，有新的台灣社會出來了，所以我不會煩惱台灣會變怎樣，要現在年輕人走回頭路已經很困難，不可能了。你說用武力壓迫，你覺得有沒有那麼簡單？你們在怕中共會打過來，他們也不可能會打過來，為什麼？因為他們知道這不是一個好方法，美國也是怕台灣出事情而會保護著。所以台灣社會已經是這三種社會，我說這事情是要讓大家放心，為什麼要說到這個？因為台灣已經不一樣了，也不可能用武力解決。ECFA大家討論有兩種說法，是說走入中國還是走入世界，這都不要緊，自有人民會去選擇，要是用不好，明年就政黨輪替了，不可能傻傻這個樣子，沒那麼簡單，所以也不用擔心，就是說現在人民有智慧。做不好，明年選出來的就不同人了，政黨就輪替了，民主條件還在，就算一般人沒有反對，學生就起來反對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要堅持民主的價值。把228這個經過要還原，尤其高雄拍這個電影，這是一種價值，這是雄中很寶貴的精神，國外都非常珍惜保存他們的歷史文化，只是我們漠視這個，因為怕。不要怕這個，因為我們現在民主了，可能還有人會怕被做記號，但台灣走到現在，要發生半夜把你抓到哪邊已經是不可能了。在野黨會監督執政黨使他們不敢做那麼鴨霸的事情，大家的眼睛都在看。我剛說我之前在美麗島跟施明德的事情，那時代大家都怕被一槍打死了也沒人知道，現在不一樣了，現在的年輕人、現場也有很多雄中學生，要鼓勵年輕人。剛許主持人說紀錄片最後一句：「到這一代以後就看不到了！」這有兩層意義，除了怕新世代遺忘歷史的真諦，另一個就是希望以後不要再發生這些事情，台灣以後將來是靠新的這一代年輕人，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要是有你們年輕人存在，台灣是不會發生什麼大問題的，不要說怕東怕西。社會要是年輕人沒有那個勇氣出來，這個國家就沒希望了。為籌拍這電影，蕭議員也很認真、也有進去雄中，雄中絕對配合，校長也有說要拍電影十分歡迎，那些經過子彈打過的那些歷史遺跡，十分歡迎取景，我也絕對會配合，這是雄中的精神，這是十分驕傲的。以後拍出來給世界看，這是雄中的驕傲，也是台灣的驕傲，我說的台灣人不是將外省人排斥在外，剛陳仁悲副隊長所說的那是要保護外省人，雄中的王老校長很多人都很尊重的，他是外省人。大約兩三年前我還沒有做會長，做常務監事，監事長。那時候民進黨還在執政，你看王老校長那麼多歲了，那麼有民主的觀念。當時有一位記者不知道跟他問比較不得體的問題，王老校長回答：「只要是民主選出來的不管是那個黨派我們都要支持他！」你看年紀上百歲了卻仍有這樣的民主觀念認為政黨輪替是正常的，這樣的民主概念不簡單。所以我在這邊跟大家鼓勵，王老校長也是外省人，但誰敢說台灣人不尊重他？那時候在雄中的時候，王老校長七早八早繞場看學生、鼓勵大家，所以到現在大家還是很尊重他，當時他的宿舍還主動放棄並捐出來，外省人也可以那樣做。

許文英處長：段醫師提到幾個點我覺得蠻感觸的，就是現在不分本省、外省，年輕一代沒有那麼深感到本省、外省的區分，年輕一代交女朋友交男朋友跟本就不會先想對方是本省還是外省的問題，大多時候是媒體報導或選舉時候才會凸顯省籍問題，在我們一般社會當中，人民比較沒有這樣看待。剛剛段醫師說現在台灣社會是多元融合，就是說文化這層面有日本風格、有中國風格，所以台灣社會是融合的文化，其實這我也是感觸很深，到目前為止，我觀察到的是，雖然現在台灣相對擁有比較民主的體制，但我們還是有些情懷、仍有包袱沒有辦法拋棄。比如說，當我們談到與中國的交流，似乎容易因政治因素炒作，有時會流於只要和中國交往就是一種罪惡的迷思，我有一種感覺，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段醫師也有談到ECFA這些議題，不過我們也看到因為台灣民主政治體制運作邏輯使然，使得民進黨縣市首長，很難只從民進黨黨員而要用更宏觀的視角看待兩岸政策，有些民進黨的縣市長去中國做城市交流其實也面臨掙扎，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猶豫？其實還有更深的層面應去思考，今天參與座談的王議員對新移民(新住民)相當關懷。我們台灣社會不單只是融合中國和日本文化，東南亞新住民也是很多，所以是要回歸到族群的包容與尊重這個核心議題，其實這也是我們辦這場座談的最主要目的。現在要邀請年輕的一代表達為什麼會想響應籌拍雄中自衛隊的運動？尤其是正在雄中就學的年輕一代怎麼來看待這個議題。今天雄中的主任也在這邊，我特別要澄清一下，就是雄中校長去議會接受蕭議員詢問時，針對要把228雄中自衛隊電影籌拍連署運動的發起人改成是高雄中學，雄中校長當時是從比較多層面來考慮這項提議，例如有些家長覺得學生的主要職責就是好好讀書，所以會有一些顧慮，我們也很感謝雄中主任今天也來關心這個議題。現在就請雄中的同學談談怎麼來看待當年的事件。你們年輕人是怎著看的？

李維翰同學：其實蕭議員他們今年有來我們雄中辦一次座談會，在之前的時候對228沒有很透徹的了解，只有在課本中看過，課文中主要是以民國三十幾年發生什麼事情這樣帶過，因為為了考試就讀一讀，其實沒有多深入的探討，一直到我們學校辦一個座談會，我去參加聽到陳仁悲先生訴說他的往事經驗，我在聽他訴說的過程中，看他都經過那麼多年還是記憶深刻，心想那他的傷痛一定是很深刻的。我就想說我們能記錄這個傷痛的話，一定不會重到覆轍，可以讓我們更進步比以前更好這樣子。像228自衛隊就是活動過程中還有雄女跟其他學校的參與，那我們把團結的精神給表現出來的話，就跟剛剛段醫師所講的，我們學生去組成更強大的團體，算是一種牽制的力量，避免我們民主國家走向民主社會悲劇之類的。我之前去看到韓國學生運動史的研究，韓國學生真的是很團結，當時不管政府做什麼，韓國學生很團結，全國一起來反對政府暴政，假如能讓這一個民主聲音傳達出去的話，將來台灣就是會朝向更好的方向前進，這是我的想法。我希望也能邀請在場的另一位雄中的同學也談談他的想法。

雄中同學：謝謝！我想說的是我跟李維和同學同學一樣，座談會之前，我們對228事件沒有很完整的了解，我甚至不知道有雄中自衛隊這個組織存在，像我同學問到我，你知道有雄中自衛隊嗎？這什麼東西阿！我沒聽過耶！很多同學也不會去對228這個事件關心，他們覺得是以前的歷史，感覺很疏遠這樣子。在我了解整個事件之後，覺得它是發生在我們台灣的歷史，可能是學校教育課本帶過的關係，會讓我覺得這好像沒有很大的關係，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後來影響到很大的東西，跟我們是連續一體的，我們是歷史的延續，我們是台灣人的下一代，我們要記取這個事件給我們的教訓，要像同學講的，不要去重蹈覆轍，我覺得雄中自衛隊，學生很單純的想要保護校園那種熱情，不分外省人本省人這種族群，那種團結精神是值得讓我們去彰顯出來的。謝謝！
許文英處長：：感謝兩位雄中同學的分享，也剛好呼應到高雄中學校友會會長段醫師所說的，他對於台灣未來社會因為有年輕的一代而感到非常有希望、對於台灣的民主發展抱持非常正面樂觀的期待。我想現在就請我們兩位的市議員發表看法。首先我們就先請蕭議員，他作為發動萬人連署籌拍這個228雄中自衛隊電影，凸顯出不是如往昔般的只是為了要執政黨認錯。剛才段醫師也很佩服國民黨籍的王議員能來談228歷史，就是因為經常聯想到可以逮到機會去修理國民黨，而蕭議員希望更凸顯以這部電影講述當時雄中自衛隊也保護外省人的這段歷史，其實對今天在台灣社會談族群融合就很重要，所以蕭議員的精神我們很敬佩。另一方面，想邀請國民黨籍的政治人物有時候也很難，因為去談228事件一定準備挨打。所以今天兩位議員來我們很開心，現在先請蕭議員談談為什麼當初發起這樣的活動。

蕭永達議員：起源是這樣的，今天有一位女士來到現場--王玉霞---她是228受難者家屬，她爸爸叫王平水，兩年前我在參加228活動的時候，一如往常參加的人沒有很多，沒有選舉228活動的參與人都不會多，那次活動是一兩百人，現場我最年輕，我是五年級的，我最年輕。當時王玉霞女士她跟我說228對他們而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也是他爸爸的忌日，她今年已經八十幾歲了，她最擔心的是年輕人不再關心228了，將來這日沒有人來掃墓。為什麼現場我最年輕，因為他是228的第二代，228是1947年，已是六十三年以前的事了，所以228的第二代大多都像陳仁悲、王玉霞七、八十歲，第三代就是類似我這個世代，第四代就是李維翰這個世代，但是228的第三代、第四代像我和李維翰像是波浪，五年級的、六年級的、七年級的、八年級的，沒有人參加228活動，為什麼呢？因為228這個紀念日，和平的紀念日所呈現的卻是最不和平的紀念日，所以我問他希望我當政治人物能替他做什麼？她說她兒子在美國當黑莓機的工程師，日子比我好過很多，不用替他做什麼。她希望當一個政治人物要好好去鼓勵年輕人來關心228，所以我就翻遍228歷史，我先去看許雪姬教授的著作(紀念228事件六十週年的學術研討會)，拜讀許教授的著作也看到許教授很用心的寫歷史、進行高雄市228相關人物專訪。如何喚起年輕人關心228？就是228有沒有以年輕人做主題？在全台灣事件裡面我找一找有哪一個以年輕能為主題，那就是高雄市228高雄中學自衛隊，偏偏高雄中學自衛隊這段故事是很不出名的，我當高雄市議員我告訴各位，在座的有高雄市立空大吳英明校長也是雄中畢業的，我們副市長李永得也是雄中畢業的，雄中畢業的傑出校友很多李永得副市長也跟我跟雄中的學生座談一次，曾經當著雄中學生的面講說，我是就讀台大政治系的，我念書的時候到現在我都沒有聽過雄中自衛隊，一直到議會備詢的時候聽我第一次講雄中自衛隊。為什麼呢？因為228高雄中學自衛隊是一個民進黨不疼、國民黨不愛的故事。為什麼民進黨不疼？因為該段歷史就像黃同學所講的，它是當國家發生危難的時候，年輕人用青春生命，不分族群來保護學校的安全，動機很單純，就是人生而平等，為了校園的安全，而民進黨喜歡把228解釋為外來政權壓迫台灣的歷史血證。至於為什麼國民黨不愛？國民黨最討厭人家講228，因為有國軍在裡面鎮壓人民。在民進黨不疼、國民黨不愛之下，雄中自衛隊的故事明明雄中校史就有，許教授研究很多歷史文件文章中也表示，在討論228的時候這段幾乎都被跳過。但是我們要講民主、自由、人權，希望年輕人來關心228，不就是要以年輕人做主題？我們說228和平紀念日，希望台灣將來會更好走向和平的一天，不分族群、不分黨派，什麼精神最具有代表性？就是228雄中自衛隊。那為什麼要把它拍成電影呢？因為許教授這些文章我是很認真把它拜讀完，可是也很辛苦，因為程度不太好，所以比較辛苦一點。我在當議員之前也在大學教書，也有念一點書，但我相信大多數的人很難把它從頭唸到尾，雖然說這些文章都寫的很好。我相信關心228的人士真的從頭到尾把許教授的228六十週年記錄文獻的文章念一念的，真的少之又少。但是影視傳播的力量畢竟比較大，以前台灣拍的電影跟228有關的，還停留在侯孝賢導演所拍的「悲情城市」，那個很難喚起年輕人的認同，但如果以學生做主題，一定會有不同的效果，像李維翰這個年紀就是念書、運動、交友、談戀愛的年輕世代。228很多文獻寫道說當年1947年三月三號到三月六號，高雄中學學生有陳仁悲組織雄中自衛隊，也有雄女的學生做飯糰給他們吃，蔡王玉霞就是雄女的學生，它很多過程可以變成高雄令人回味的故事，日本有一個很出名的經典--日本的白虎隊，就是年輕人捍衛城市的故事，台北也有一個黑道的故事拍成「艋舺」，屏東有一封六十年前沒有寄出去的情書拍成「海角七號」。高雄如果用雄中自衛隊拍成電影，所有的主要成員包括雄中、火車站、柴山，還有現在的博物館就是當年的市政府，都會變成主要的觀光景點，這是第一點，對城市的行銷很有幫助。再來就是歷史爭議，我要來請教許教授，我們現在講的「228的英靈」，我覺得很奇怪，都是一些當議員的被打死的，還有當社長的，像王平水先生就是蔡王玉霞的爸爸，他們都是企業家，他們在哪被打死的？就是在舊的市政府準備開會時，而地方士紳他們根本就沒有要反抗政府，他們是準備要開會而已，結果國軍進去就開槍而被打死，因為他們社會地位比較高，就叫做「228英靈」，真的有反抗意識的學生拿起槍桿來要保護校園安全，跟國軍反抗的，沒有人紀念他們，為什麼？因為社會地位不同，醫生、律師、教授、企業家被打死的稱「英靈」，勇敢捍衛校園安全的學生，因為是高中生，就沒有人要紀念，我覺得這個違反社會正義，，難怪年輕人不認同，這是我的主張。拍成電影替高雄發光、替雄中發光，這是我們所有高雄人的驕傲，這是我的看法。謝謝！
許文英處長：謝謝蕭議員說明在什麼樣子的情境之下去推動這個籌拍228雄中自衛隊電影的萬人連署活動。現在就邀請王議員談談，王議員作為一位女性從政人士，借用她的競選標語「找回城市的感動」，我們也希望藉由這個座談，找回城市的感動。請王議員來跟我們分享她的看法。

王齡嬌議員：謝謝許處長以及與會所有的與談人、在場所有的貴賓、還有吳校長。我非常感動，就是說雄中自衛隊要拍攝成電影的運動。確實，當我知道這個消息之後，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感動，也有這樣子的機會來參與這個討論。剛剛段醫師有機會說，這個王議員是代表國名黨，我覺得很多人談起228的時候，確實是政治操作的一個手段。我在從政八年之前，我也是跟很多人一樣，比如說創業、參與社會活動，但是自從從政之後，攏攏總總當中，我覺得有太多太多的對立。最近兩岸交流非常頻繁，有一個打油詩就這樣說：「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上海不知道錢少；不到杭州不知道風景好，不到海南島不知道身體不好，不到台灣不知道口水少。」這不完全說台灣政黨鬥來鬥去就是在搞這個，我覺得台灣可貴的就是民主、自由、人權。剛剛蕭議員談的非常好，其實很多很多讓我們內心深處的地方能夠有一點感覺，那種感覺就是我們所謂要找回來的地方。剛剛段醫師講的也非常好，那就是愛心、正義感，我覺得也是一種勇氣。那個愛心呢！當然很多人都愛自己，有沒有吃飽、有沒有工作，最基本的要求，愛我們周圍的朋友、愛我們的家人，愛我們的家人可能會愛、愛我周圍的朋友，愛這個社會、愛這個國家好像越來越少了。那雄中當時的自衛隊很了不起，他們是愛國家勇敢的表現，在歷史的意涵，我覺得那個年代台灣年輕人那個勇氣，愛國的勇氣讓我非常非常的敬佩，這東西絕對不可以忘記。因為我們剛剛說過，今天再發生這個的話，各位同學你們會那麼勇敢嗎？會那麼愛國家、拿起槍桿、拿自己的生命去抵抗嗎？我覺得對我自己都會打個問號，所以這樣子愛國家的勇氣！愛！這個大愛我們是不是持續擁有，這是雄中的驕傲，非常令人敬佩。我之前不曉得228事件有這樣的一段故事，因為以前不從政，最近八年才從政，才讀許所長這些書，我也是這樣子去關心這個國家，我們才會知道那麼多的歷史。歷史也許可以被遺忘，但是這教訓一定要被記取，從當中我們記取什麼樣子的教訓，這個意涵當時年代台灣年輕人拋頭顱、灑熱血的熱情性格，以及他們對人身保障的人道基本堅持。這是超越了恐怖、超越了威權，其實這是非常了不得的，這是第一點。那第二點就是說，每當談起228的時候，一般會覺得這是一個苦澀的歷史、悲劇的歷史，這歷史當中，當時的學術校園大家都很尊重的，在當時卻出現一個被軍隊攻擊的校園，可見這個歷史是相當具有意義的。另外就是說我們雄中的自衛隊跟軍隊的對抗，我們在拍攝的過程中，要去充分的展現出人性的光明面、光輝面，而不是去凸顯出族群的對立。我覺得說這不是族群的對立，不分本省跟外省。現在很多泰國、印尼、菲律賓，很多很多外籍新娘、新移民女性嫁到台灣這塊土地，尤其是台灣之子，四個當中就有一個是新移民台灣之子。所以我們是一個多元性的族群融合的國家，一個大環境應該沒有再分族群，而刻意區分你是台灣人、你是本省人、你是外省人、你是越南人、你是印尼人、你是大陸來的，終究要拋開族群的衝突與族群的對立，這樣才有意義，所以我非常支持拍這個電影。當我知道蕭議員在推動的時候非常敬佩，站在不同的政黨立場，已經是不分什麼政黨要完全的支持。這個電影要有主題，就是剛剛我說的幾項，我覺得說不要有悲慘的城市，我覺得感動不是要賺大家的眼淚那個才叫感動，倒是生命當中發揮光明燦爛的一面，能讓很多人能夠正面的學習，然後積極的向上，真的才能從歷史當中學到一些東西，所以我覺得說應該要把年輕人的人道勇氣寫出來，而且高雄有很多很棒的地點，例如愛河、高雄港、蓮池潭等等……。我們藉由這個機會來行銷，搞不好到時候一炮而紅，這也是支持的另外一股力量。所以我希望說我們一起來努力強調人性的光輝面和道德勇氣，就是不要去翻舊帳，其實我過去可能也會覺得228干我什麼事，我過去也不知道，我以前也沒有參與過，馬英九先生代表國民黨做總統一定要拿出政府該有的魄力，我們要讓真相還原，我覺得應該要道歉，但是我覺得說我們要成立涵蓋包括像許所長等的不同歷史專家學者來共同研究。政府的一些錯誤判斷要勇敢的去承認錯誤，不過，我覺得我們這個態度一定要再加強，讓很多的受難者真正得到心靈上的慰藉。最後我覺得說不要讓它變成政治操作的一個工具，這樣真的失去意義。當初陳仁悲先生擔任228雄中自衛隊副隊長那麼勇敢，為了維護這個國家，拿自己性命去勇敢對抗，實在是很多人包括我在內都要學習的，真的非常敬佩。所以我也希望說現在雄中的年輕人，以及台灣的年輕世代，能將我們年輕光輝一面給展現出來。感謝我今天有這一個機會參與座談，段醫師說我很勇敢，其實我跟蕭議員都感到很榮幸可以在背後做一些事情，也願意用最大的力量來支持呈現最光輝的愛。愛、正義跟勇氣可以持續發揮下去，讓台灣、高雄成為真正讓我們驕傲的國家與都市。感謝大家！
段志憲醫師：王議員剛說要拍這電影不要用悲情，還是說不要翻舊帳。我是不太贊同，歷史是不能遺忘，說不要翻舊帳是不敢去面對現實，才會說不要去翻舊帳。你看美國、日本歷史，各國文明的國家哪有不敢翻舊帳舊把它呈現出來？只是說這是種教訓，不要去重覆，剛剛學生說不要重蹈覆轍，不要翻舊帳，這是錯誤的。你把歷史呈現，不要用悲情，我現在有一個想法，就是說我們拍電影將來轉化成我剛所說的人性的價值：愛心、奉獻跟正義，我想這大家無可否認。把舊帳翻出來，導入愛心、正直拍在一起。用舉例導入人性的價值，我的想法是這樣。

許文英處長：謝謝段醫師的補充。我想王議員意思是不要使228歷史變成政治過度消費的產物。現在我希望邀請在座的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的大家長--吳英明校長，他也是高雄中學畢業的。剛剛王議員提到，連她都要打個問號說問自己及現在的年輕人，若國家社會再遇到這樣的事情，是否能勇敢的用自己的生命去捍衛人民？我在這邊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吳校長好幾次都激動的跟我分享說，要是有人要傷害台灣的民主與人權，他就要跟他拼命。昨天吳校長還跟我提到，市立空大也有大眾傳播學系，他也在關心雄中自衛隊籌拍連署進展情形，並關心是不是可透過本校大眾傳播學系去探尋邀請一些導演，大家集思廣益讓這個有意義的活動可以成真。剛剛李維翰同學講到他受到韓國學生運動感觸很深，他說的應該就是韓國518光州事件。其實這個議題在人權學堂也已經談過。韓國就是把518光州事件拍攝成「華麗的假期」，該片為什麼沒在台灣上映，因為那部片子太賣座了，在韓國票房超越了「鐵達尼號」，因為太賣座了，所以片商引進台灣的費用很高，由於無法確認在台是否一樣賣座，所以當時沒有引進來。但是這部片子在人權學堂也已經播映過座談過。其實大家有這樣的理念，把學生這樣寶貴的民主的運動拍成電影，不但有教育的意義，對城市的行銷也有幫助，韓國就是一個鐵證。請吳校長給我們一些年輕人勉勵的話。

吳英明校長：陳副大隊長，還有許教授、王議員跟蕭議員以及在座各位大家好。我喜歡的故事當中，其中有一個故事是發生在美國的一個黑人的民權故事。我很愛講這故事，每次講我都留眼淚，過去美國黑人每次做公車一定不能坐前面，一定要坐在後面。有一次一位黑人做在後座的第一排，當一位白人上車時，要求黑人起來讓給白人坐，那位黑人坐在那邊不動，黑人講了一句話說，「我每天都在移動，我移動的好累，我從今天開始就不要動了。」你說這位黑人有什麼政治的企圖嗎？你說她有什麼人權的觀點嗎？我不認為他有，但是有一件事情她知道，就是生而為人的那基本的尊嚴，人權其實就是這樣子。回過頭來，我們今天臺灣也是一樣，我們今天最大的公約數是什麼？就是人權人。人與人最大的公約就是人權。從人權裡面延伸出來的就是自由民主等價值，所以有第一代人權、第二代人權、第三代人權。228既然是感動的故事，我覺得應讓它變成我們城市永遠寶貴的資產，我在做城市行銷時，常常找不到故事，找的故事又不能是隨便亂說的故事，沒有發生過的事情怎可以說呢？既然這個都市裡面就有這個故事，這個故事就要真正的成這個城市的驕傲。讓人有感動的故事就是有人為了你犧牲，那才會感動很久。今天倡議要籌拍228雄中自衛隊電影，我覺得很好，像今天要叫王、蕭兩位議員坐在一起是非常困難的，這就是一個感動，要互相的轉變，找回城市的感動，那個感動就是這個。有人問人權跟政治的差別在哪裡？人權是力量，讓人家得到力量；雄中自衛隊就是讓人得到力量；政治是什麼？政治是分配，是使自己獲利，我的族群獲利、我的社團獲利、我的城市獲利，這就是資源分配。剛剛段醫師提到，都市故事就是這都市的故事，當然不用說去要去美化它或是刻意醜化它，當然拍片為能大賣，導演可能會編出另外一段雄女跟雄中戀愛的故事，只要不太離譜就好了，能夠變成一個非常好的劇，看的很開心、很感動、流眼淚。有很多導演也在南台灣的市立空大教學，我們可以邀請他們與在座各位商議，或許大家也可以成立一個拍片的基金會，今天就成立讓它變成一種捐助活動，全高雄市的人都來參加拍片，我覺得非常有力量。就好像是我們美麗島雜誌社一樣，這一樣也是我們城市的驕傲，最後美麗島雜誌社都被破壞掉，這樣我們的城市都不見了。城市拉皮拉完以後，就是拉掉我們城市的歷史了，那不是藍綠的問題，是我們城市共同驕傲的問題。我們有228基金會，但是沒有美麗島基金會，我相信若成立美麗島基金會，有人很願意出二萬、三萬，那們當年的美麗島雜誌社樓房市價八千萬就可以把它買回來了。我覺得很多人就是這樣子，城市的感動是什麼？我覺得我們年輕人也一樣，高雄的大統百貨公司發生火災時，你站在那邊會不會想流眼淚？我站在那邊我傻掉了。你知不知道這是我們小時候的記憶？我非常同意王議員要找回城市的感動，我希望這個片子的拍攝其實就是找回城市感動的原動力，我個人的感覺就是這樣。我覺得說我們不要避免談什麼人權自由民主，而說只談經濟。台灣人最糟糕的就是經常講這句話。我們不要談政治、不要談自由民主，只談經濟，這跟狗有什麼差別？我決定不要做狗也不要做豬，人就是要跟人說人權，要吃就像狗隨便就有得吃了，這個就叫做錯誤的教育。我覺得我們來談人權不是為了自己人權，是給別人力量。一個談人權的人絕對不是談自己的人權，是要怎樣護衛你的人權，就是給別人力量。我用這樣子來表達我永遠不會忘記我自己是一個雄中人，感覺很驕傲。我們的學長更驕傲。謝謝！
許文英處長：謝謝吳校長，我在今天座談的尾聲要再回應到許所長的話，尤其我們現在在高雄，我們可能要更思考是否從高雄這個城市的觀點來講這個雄中自衛隊的這段歷史，不要忘了三月六日高雄被鎮壓的這個史實，這也回應了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在推動的城市學研究之努力，也就是從城市的觀點來看歷史事件。我今天很開心，作為人權學堂的計畫主持人，看到那麼多人來響應我們這個座談，超越了政治的口水戰，在這裡靜下心來為城市作一點事，找回彼此的感動力，讓大家更有凝聚力，今天我再次謝謝各位，謝謝我們陳仁悲先生，以及全體在場的各位與會人士。謝謝！
